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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市民更直观地感受乡土风味，徐州报业

传媒集团重磅推出“家乡味道”徐州农特产品征集

推广行动，通过线上线下活动打通优质农产品从田

间到舌尖的“最后一公里”，让徐州好物走进千家万

户。登录徐报集团自主创办的“彭橙GO”线上商城

（扫描左侧二维码），更多好物一键到家！

分享你的“家乡味道”

扫码选购，品尝家乡味道

在徐州，辣椒疙瘩是家家户户灶台

上的常客。它不像东坡肉那般声名显

赫，也不如地锅鸡那般浓烈张扬，却以

一种近乎执拗的韧劲，在寻常日子里扎

下深根。无论是市井小摊的烟火氤氲，

还是寻常人家的饭点时光，你总能看见

有人端着一碗金黄焦脆的辣椒疙瘩，就

着刚烙好的烙馍，吃得满头大汗，却依

旧满心欢喜。这道不起眼的小菜，早已

超越了食物本身，成了徐州人味觉记忆

里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印记———它不声

张，却无处不在；它不昂贵，却足以慰藉

每一颗风尘仆仆的心。

厨房里，我站在灶台前，指尖捏着

绿油油的尖椒，刀锋轻转，辛辣的气

息便在空气里弥漫开来。儿

子在客厅写作业，头也

不抬地喊：“妈，辣

椒疙瘩要焦一点

啊！”———这声

音，竟与30年

前 那 个 扎 羊

角 辫 的 小 女

孩如出一辙。

那时，我坐在

小板凳上，眼

巴巴望着母亲

在灶前忙碌，也

是这般急切地催

促：“妈，辣椒疙瘩要

焦一点啊！”

母亲做辣椒疙瘩时，会先

系上围裙，再有条不紊地切辣椒、打鸡

蛋、拌面粉。当年的厨房没有抽油烟机，

只有灶膛里柴火噼啪作响，辛辣的气息

混着面香，呛得人直打喷嚏，可谁也舍

不得离开灶台半步。母亲拌面糊的手法

格外灵巧，面粉、辣椒、鸡蛋、盐，几样简

单的食材在她手中翻飞，不多时便揉成

了稠稠的一团。她总一边拌一边念叨：

“面要少、辣要足、火要小、心要静，这样

做出来的辣椒疙瘩才够味。”

油锅烧得滚烫时，母亲会把面糊缓

缓倒进锅里，油花瞬间“刺啦”一声跳

起，香气也跟着炸开，瞬间填满整个屋

子。她用锅铲小心翼翼地把面糊摊平，

待一面煎得金黄酥脆，再轻轻翻个身，

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既不会焦煳，

又要让外皮带着微脆的口感，内里还得

保留一点软韧。出锅时，金黄油亮的辣

椒疙瘩盛在粗瓷碗里，油光闪闪，香气

扑鼻。母亲会随手拿起一张刚烙好的烙

馍，麻利地卷起辣椒疙瘩，递到我手里：

“趁热吃，小馋猫，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接过烙馍卷，迫不及待地咬下

去。外焦里软的口感，裹着辣中带香的

滋味，面粉的微甜中和了辣

椒的冲劲，鸡蛋的温润

又柔化了整体的口

感，每一口都让人

满足。那味道，

是童年里最踏

实的慰藉，是

放 学 后 冲 进

家门闻到的

第 一 缕 烟 火

气，是寒夜里

捧在手心的暖

意。母亲站在一

旁，看着我狼吞虎

咽的模样，眼角的笑

纹里满是满足。

后来，我离家求学、工作，

尝过不少山珍海味，却总在某个深夜，

突然想起那碗辣椒疙瘩的味道。它并非

什么名贵吃食，却像一枚小小的锚，稳

稳系住我漂泊的心。我也曾在超市里买

过剁椒、辣酱，试着在家复刻那熟悉的

滋味，可每次做出来都觉得少了点什

么———少了灶膛里柴火的噼啪声，少了

母亲低头搅拌时鬓角渗出的汗珠，少了

粗瓷碗递到手里时那股温热的温度。

如今，我也成了母亲。儿子今年9

岁，和我小时候一样，对辣椒疙瘩情有

独钟。每当他放学回来，书包一扔就往

厨房跑，仰着小脸问：“妈，今天做辣椒

疙瘩吗？”我便会像母亲当年那样，系上

围裙，重复着那些熟悉的动作。切辣椒

时，辣气呛得眼睛发酸，可心里却暖烘

烘的。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把控细节：面

糊要稠而不硬，火候要小而有耐心，一

步都不敢马虎。儿子也像我当年一样，

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盯着锅里的面糊渐

渐变黄、变脆，鼻尖追着弥漫开来的香

气，满是期待。

出锅后，我拿出上次回娘家时母亲

给我烙的烙馍，卷上金黄焦脆的辣椒疙

瘩，递到儿子手里。他接过，咬了一大

口，辣得直吸气，嘴角却扬得老高，笑得

眼睛弯成了月牙：“妈，这和外婆做的

一样好吃！”———这句话像一把钥匙，

瞬间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我仿佛又看

见母亲站在旧灶台前，也是这样笑着，

递给我一个热气腾腾的烙馍卷。那味

道，那温度，那藏在食物里的爱意，竟穿

越了30年的光阴，完整地传递到了儿子

手中。

原来，传承从不是刻意为之的事

情，它就藏在这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

母亲当年或许从未想过，她切辣椒时微

微皱起的眉头，搅拌面糊时专注的眼

神，递烙馍卷时温柔的笑意，早已在我

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如今，我做的

每一盘辣椒疙瘩，都不只是简单的复

刻，而是将母亲的爱、童年的暖、家乡的

味，一点一点揉进面粉与辣椒之中，再

小心翼翼地传递给我的孩子。

儿子吃完，满足地拍拍肚子，拿起

书包准备去写作业。我收拾碗筷时，看

着灶台上残留的一点面糊，忽然想起母

亲曾跟我说过的话：“你外婆当年，也是

这样做给我吃的。”———原来，这小小的

辣椒疙瘩里，早已流淌着几代人的血脉

与记忆。它不似山珍海味那般耀眼，却

像泥土般朴素而坚韧，默默滋养着一代

又一代人的胃与心。

辣椒疙瘩，这道看似粗粝的家常小

食，终究成了我们家族最柔软的纽带。

它从不会说话，却用每一口焦香与微

辣，诉说着爱如何在烟火人间代代相

传———原来，最深的乡愁，从不是遥不

可及的故园，而是此刻手中这张温热的

烙馍卷，以及卷在其中、从未冷却的血

脉温情。而这份温情，又何尝不是整个

徐州城的底色？它藏在户部山的青砖灰

瓦下，浮在云龙湖的粼粼波光中，更弥

漫在千家万户的灶台之上———只要还

有人愿意为家人系上围裙，为一碗辣椒

疙瘩耐心守候，徐州的味道，就永远不

会消散。

那一碗金黄，是故乡的辣椒疙瘩
◎忆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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